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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韓
世
昌
於
北
京
走
紅
後
，
另
一
位
昆
旦
白
玉
田
也
來
到
北
京
，
比
韓
世
昌
扮
相
更
靚

、
嗓
子
更
好
，
與
韓
世
昌
並
稱
﹁一
時
瑜
亮
﹂
。

白
玉
田
出
身
昆
弋
世
家
，
祖
父
白
老
合
、
伯
父
白
永
寬
都
曾
在
醇
王
府
唱
戲
，
後
又
回

鄉
組
班
演
唱
。
父
親
白
建
橋
工
花
旦
、
小
生
，
擅
演
《
思
凡
》
、
《
水
漫
》
等
劇
，
有
﹁京

南
花
旦
第
一
人
﹂
之
稱
。
據
說
他
的
《
思
凡
》
下
場
﹁碎
步
如
飛
﹂
，
身
段
火
爆
利
落
。
與

韓
世
昌
合
演
《
琴
挑
》
，
也
是
佳
配
。
白
玉
田
因
皮
膚
白
皙
、
眉
清
目
秀
、

扮
相
水
靈
，
被
觀
眾
稱
作
﹁白
大
姑
娘
﹂
。
在
鄉
間
演
戲
時
，
常
有
痴
迷
觀

眾
跟
隨
戲
班
，
一
村
一
村
的
看
他
的
戲
。
有
諺
曰
﹁看
了
白
玉
田
，
吃
飯
也

香
甜
﹂
。

榮
慶
社
入
北
京
站
住
腳
跟
，
韓
世
昌
成
為
名
伶
。
接
着
，
寶
山
合
班
聽

聞
此
事
，
也
到
北
京
演
戲
。
兩
班
爭
勝
，
自
是
精
彩
紛
呈
。
寶
山
合
班
有
白

玉
田
、
白
建
橋
、
侯
玉
山
諸
伶
，
也
頗
受
歡
迎
。
但
是
半
年
後
，
白
玉
田
等

人
轉
入
榮
慶
社
，
寶
山
合
班
元
氣
大
傷
，
退
回
鄉
間
，
榮
慶
社
卻
因
集
聚
了

眾
多
好
角
，
實
力
大
增
。
後
來
，
白
玉
田
與
韓
世
昌
掛
雙
頭
牌
，
兩
人
合
作

《
藏
舟
》
、
《
刺
梁
》
等
戲
，
但
也
常
有
爭
壓
軸
、
大
軸
之
事
。

一
九
一
九
年
，
白
玉
田
與
郝
振
基
一
起
到
上
海
演
出
，
郝
振
基
演
《
安

天
會
》
，
掛
頭
牌
。
白
玉
田
演
《
鬧
學
》
、
《
水
漫
》

諸
劇
，
掛
二
牌
，
與
周
信
芳
等
皮
黃
名
角
皆
有
交
往
。

彼
時
白
玉
田
的
堂
弟
白
雲
生
中
學
畢
業
，
給
白
玉
田
當

跟
包
，
見
白
玉
田
拿
八
百
大
洋
，
而
自
己
僅
拿
二
圓
大

洋
，
心
生
羨
慕
，
返
京
後
也
開
始
學
戲
，
後
亦
成
為
昆

弋
名
伶
。

河
北
束
鹿
縣
商
會
會
長
王
祥
齋
到
北
京
看
到
榮
慶

社
的
﹁盛
況
﹂
，
尤
其
是
看
過
白
玉
田
的
戲
後
，
也
想
組
班
，
成
為
一
名

﹁昆
曲
研
究
家
﹂
。
於
是
邀
請
白
玉
田
挑
班
，
購
買
戲
箱
，
於
一
九
二
○
年

組
建
昆
弋
祥
慶
社
。
但
白
玉
田
染
上
抽
大
煙
的
嗜
好
，
演
起
戲
來
無
精
打
采

，
漸
漸
不
上
座
。
王
祥
齋
一
氣
之
下
，
解
散
了
祥
慶
社
。
白
玉
田
遂
又
參
加

榮
慶
社
，
依
舊
掛
頭
牌
，
但
形
勢
已
是
今
非
昔
比
。
有
一
次
，
榮
慶
社
到
保

定
演
出
，
因
上
座
不
佳
，
準
備
邀
請
韓
世
昌
來
與
白
玉
田
合
演
《
鬧
學
》
，

以
兩
位
著
名
昆
旦
合
作
為
號
召
。
但
韓
世
昌
在
途
中
被
保
定
的
曹
錕
戲
班
仗

勢
截
走
，
與
榮
慶
社
唱
起
對
台
戲
。
據
侯
玉
山
回
憶
，
榮
慶
社
貼
出
韓
世
昌

白
玉
田
合
演
《
鬧
學
》
的
海
報
，
曹
錕
戲
班
也
貼
出
韓
世
昌
演
《
鬧
學
》
的

海
報
，
雙
方
均
是
戲
票
一
賣
而
光
。
由
於
曹
錕
的
權
勢
，
韓
世
昌
只
能
在
曹
錕
戲
班
先
演
。

面
臨
這
一
緊
急
局
面
，
白
玉
田
振
作
精
神
，
冒
出
勁
兒
演
，
引
得
退
票
的
觀
眾
紛
紛
又
購
票

觀
看
。
這
也
算
是
白
玉
田
﹁最
後
的
輝
煌
﹂
了
。
之
後
，
白
玉
田
的
嗜
好
越
來
越
深
，
由
大

煙
到
白
面
到
嗎
啡
，
終
於
再
演
不
了
戲
。
一
九
三
八
年
，
白
玉
田
淪
落
街
頭
，
同
伴
們
湊
錢

讓
他
回
家
，
他
走
到
天
津
楊
柳
青
時
，
便
一
頭
栽
倒
，
死
於
路
邊
草
堆
。

新疆素有 「瓜果之鄉
」的美稱，民間有個經典
段子，對新疆不同地區的
不同瓜果加以概括： 「吐
魯番葡萄哈密的瓜，葉城
的石榴人人誇，庫爾勒的

香梨甲天下，阿克蘇蘋果頂呱呱，阿圖什無花果
名聲大，下野地西瓜甜又沙，喀什櫻桃賽珍珠，
伽師甜瓜甜掉牙，和田的薄皮核桃不用敲，庫車
白杏味最佳，一年四季有瓜果，來到新疆不想家
。」

新疆瓜果多，品質優良，在我國甚至在亞洲
，都首屈一指。因新疆地處亞歐大陸的中心，是
典型的大陸性氣候，乾燥少雨，而高山冰雪融水
卻非常豐富，很利於農業灌溉，特別是日照時間
長，日夜溫差大（平均日夜溫差十一攝氏度—二
十攝氏度以上），這些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非常
有利於瓜果作物的生長和瓜果糖份的積累，因此
，新疆的甜瓜、葡萄、杏子、大棗等瓜果含糖量
極高，營養成分也極豐富。

葡萄在新疆不但產地多，產量高，品質更是

沒得說。入秋以後，從烏魯木齊到吐魯番，從北
疆到南疆，無論哪個城市哪個村鎮，只要有商販
，必定有賣葡萄的。吐魯番一帶，葡萄園十分密
集，滿眼綠籐纏繞，葡萄長廊下墜滿珍珠般的葡
萄，一串串晶瑩碧透，一粒粒皮薄肉軟，汁多味
甜。以前吃得最多的新疆葡萄是無核白，在幾百
、上千公里以外吃，和站在葡萄架下現摘現吃，
味道的鮮美程度是截然不同的。第三次來新疆，
正逢葡萄大量上市的季節，以前吃過的無核白、
美人指、玫瑰香都顧不上了，我把 「木訥格」吃
了個夠。木訥格，維吾爾語意為 「晶瑩剔透」，
又名冬葡萄，原產地在阿圖什，後來在天山南部
，塔里木盆地邊緣各綠洲均有引種栽培，尤以阿
圖什原產地的木訥格品質最佳。阿圖什地曠人稀
，無工業污染，是帕米爾高原上的一塊淨土，堪
稱種植葡萄的世外桃源。加上木訥格是一種晚熟
的品種，果實生長期長，除了皮薄、口味甘美的
特點，個頭比無核白要大許多，果肉厚實得可以
切片，口感棒極了。每到一地，晚餐後我都會就
近買上幾公斤，洗淨晾乾，留着第二天走一路吃
一路，如此美景美食享受着，真是樂不思蜀呢？

鮮葡萄上市在七月至十月間，其餘時間只能

吃葡萄乾。葡萄乾像葡萄一樣，味甜，且價廉物
美，到烏魯木齊的果品市場去轉一轉，葡萄乾的
品種非常多，最常見的是無核白，因其無籽，最
適宜晾製葡萄乾。葡萄乾是用特殊方式晾製成的
，在吐魯番地區，隨處可見土塊砌成的四面通風
的花格建築──蔭房，利用穿透蔭房的熱風，自
然晾乾的葡萄乾，果粒色澤鮮艷，食之酸甜可口
，色味俱佳，堪稱 「中國綠珍珠」。在吐魯番還
見到一種很特別的葡萄乾，叫 「樹上乾」，熟了
的葡萄不摘，任其自然風乾，味道更加濃郁，不
過，甜得有些吃不消。

新疆的甜瓜種類很多，聽得多吃得多的要數
哈密瓜和伽師瓜。隨行的司機一再說：哪兒的特
產就在哪兒吃，這話一點不假。長途旅行中少不
了多備點水果，尤其是在瓜果之鄉，又多又好又
便宜，起初我們就在住處附近的果品市場買，後
來聽從司機的建議，走哪兒吃哪兒，果然受益無
窮：更新鮮更便宜，口感相差非常大。不怕不識
貨，就怕貨比貨，在烏魯木齊買的哈密瓜，與在
鄯善買的，吃起來就像是完全不同的品種。去喀
什的路上，經過伽師地界時，在路邊廁所旁有幾

個賣瓜的攤，司機勸我們買，我還着實猶豫了一
陣。在城市以外，新疆路邊的廁所大多是旱廁，
人煙稀少的地方，只有人用，沒有人清掃，一下
車，臭味撲面而來，裹滿全身，瓜攤上蒼蠅起起
落落，那場面相當噁心。但是，縣城離路邊很遠
，方圓上百里都見不着個賣瓜的，想要挑個乾淨
的純粹是做夢。再不買就離開伽師一去不回頭了
，沒轍，屏住呼吸買了兩個。夜宿賓館時，洗淨
了剖開一嘗，太爽了！這輩子都沒吃到過的這麼
鮮美的瓜，恐怕以後也沒機會吃到，除非再去伽
師。

古稱龜茲的庫車被稱作 「白杏之鄉」，五月
底去新疆正是白杏上市的時候，我以前沒吃過杏
，不知會是啥味道，第一次吃它只是淺淺地咬上
一小口，先用舌尖嘗一嘗，原來那滋味跟我喜歡
的李子、布林差不多，纖維少、汁液多、果肉厚
、甜味濃，連着吃了二、三十個才煞住嘴。小白
杏的香甜充滿口腔，滲入脾胃，很是過癮，離開
新疆前又買了兩箱，帶給杭州的親戚朋友品嘗，
沒有不誇讚的。錯過吃鮮果的時節沒關係，加工
過的果脯、杏乾、杏包仁都是不錯的選擇，我特
地挑選了南方見不到的 「樹上乾」，又叫 「吊死

乾」，即在樹上成熟後自然風乾的杏，雖然相貌
不如鮮果漂亮，味道一樣受到吃貨們的好評。

紅棗又是新疆瓜果中的一絕，品種大致有喀
什棗、阿克蘇棗、哈密棗、和田棗、若羌棗五種
，其中又以哈密大棗、和田玉棗和若羌對棗最為
出名，喀什和阿克蘇棗品種多，但主要以駿棗、
灰棗為主。新疆的紅棗有幾個特點：一是果實飽
滿，皺紋較淺，捏在手裡感到果肉很厚實，不會
一下捏到核。如果果肉乾癟，皺紋很深，捏一下
就能捏到核，就絕對不是新疆的紅棗。二是個大
皮薄無渣，個頭大的能和雞蛋近似，當然，不是
所有很大的棗都是新疆棗，有些棗通過嫁接，個
頭能長得像小蘋果一樣，但是味道很淡，能吃出
果渣。三是味道很甜很醇厚，不帶一絲酸味，綜
合營養價值高，相對價格也高。一路下來，不管
是哪個品種，也不管產自哪方土地，走哪兒吃哪
兒準沒錯，外表再髒再醜味道都很棒。

經過庫爾勒時，看到滿大街都是賣香梨的，
不過都號稱是 「庫爾勒母梨」，問是什麼意思，
誰也答不上，不知道和香梨的維語 「奶西姆提」
、蒙語 「開地姆」有沒有關係。見我削梨皮，司
機連忙糾正：庫爾勒香梨就是帶皮吃的。照他說
的做，果然，果肉細嫩得連皮吃都嚼不出渣。更
有趣的是，司機特地交代我：不能洗啊！洗了吃
要拉肚子。

阿克蘇是一個瓜果飄香的城市，因地處高海
拔區域，晝夜溫差大、光照充足以及採用冰川雪
水澆灌、沙性土壤栽培等特性，使蘋果的果核部
分糖分堆積成透明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糖心」紅富士蘋果。當地把蘋果採摘時間嚴格

控制在每年的十月二十五日之後，生長期得到充
分延長，盡可能多地汲取了大自然賦予它的天地
精華，從而汁多味甜，酥脆爽口，香氣更濃郁，
深受各地消費者的青睞。

素有 「石榴之鄉」美稱的葉城縣，地處南疆
的崑崙山北麓，地理條件非常適宜石榴的生長。
甜石榴單果最大的每個重達○點五～一公斤，果
皮鮮紅耀眼，粒大多汁，甘甜清口。走二一四國
道，經過皮山縣尼亞勒姆鄉時，必定會看見緊靠
公路的一處賣場，十幾個攤位一字排開，賣的全
是清一色的石榴。面對大小不一的石榴，維族大
哥用他生硬的漢語告訴我們：這是爺爺，這是爸
爸，這是兒子……說得我們直樂，他也做成了買
賣。上了車，我立馬揀個最大的剝開，一粒粒地
往嘴裡送，司機又笑了，說：哪有這麼吃石榴的
？你就大把往嘴裡塞，連籽兒一塊兒吃。照他的
話試了試，真的很爽，只是原來一個能吃上幾個
小時，現在十來分鐘就消滅了，早知道這麼不經
吃，應該多買兩箱帶上。還有個吃法更懶更方便
，在大點的城市，街頭都有賣石榴汁的，搾石榴
的工具擺在石榴攤旁，現搾現賣，絕對新鮮甘醇
，不摻一滴水，汁液紅亮剔透，看着都養眼。

巴旦杏是喀什的名貴特產，也是維吾爾族群
眾非常珍視的乾果，常用它待客贈友，還把它的
圖案繡在衣帽上，雕刻在建築物上。巴旦杏屬落
葉喬木中的桃類植物，它的果肉不能食，但果仁
香甜可口，營養豐富，在喀什的維吾爾醫藥中，
百分之六十的藥裡都配有它。喀什巴旦杏遠銷國
內外，在國際市場乾果交易中售價很高。

還有一些當地特產沒吃過，什麼 「樹上結的
糖包子」──無花果，什麼蟠桃、核桃、蜜桃，
什麼櫻桃、桑葚、烏梅，什麼沙棘、沙棗、海棠
果，只能統統留給想像了。

只在新疆呆了三十多天，更多的地方沒有走
到，更多的美景沒有看到，更多的美味沒有嘗到
……

得到，是幸福的；
期盼，是美好的。

「是誰在關照那支籃球
隊啊？」在維克辦公室，艾
琳娜聲音很高，鄉音很重。
珍妮偵查後速報： 「是默在
做。」大家都會意地笑了。
「默」是默罕默德的愛稱，

一位優秀的美男子營養師，
要照應好維克「籃球隊」，是一件細緻、費神的事。

維克是 WIC 的音譯，代表婦女、嬰兒和兒童
，它的全稱是：婦嬰幼兒特殊營養補充計劃。因為
拗口，簡稱維克，成了經典。又因其營養食品中含
大量的牛奶和奶製品，華裔社區給它起了一個雖不
完整卻響噹噹的名字：奶票部。維克隸屬美國農業
部的食品營養計劃，是一項由聯邦撥款，各州實施
，各郡、市轄下的非營利機構具體執行的一項專為
低收入家庭的孕婦、產婦以及五歲以下有營養不良
之虞的嬰幼兒提供食品補充、營養教育和哺乳教育
的計劃，它與糧食券是兩回事。

維克的歷史可追溯到四十多年前。一九六八年
，一群醫生上書美國衛生福利部和農業部，稱很多
前來就診的青年婦女，尤其是孕婦的各種疾病多因
營養缺乏所致，他們給患者開出可作食品券使用的
食品處方，一段時間後，症狀有明顯改善。第二年
，白宮召開食品、營養和健康會議，建議對低收入
家庭中需要營養的孕婦和學齡前兒童給予特別關注
。一九七二年，維克作為兩年試行計劃在全美範圍
正式啟動，兩年後改為長期計劃並不斷完善。一九
七五年聯邦撥款為八千九百三十萬美元，三十四萬
四千人受益。此後，該計劃逐年擴大，從未間斷。
到二○一一年，聯邦撥款達七十一億六千九百萬美

元，八千九百六十萬人受益。享受維克福利的家庭，不排除同時享
受其他福利如糧食券、醫療補助、住房補助、電話補助等等的可能
性。

紐約市五大區眾多的維克辦公室一片繁忙，候客廳常常坐滿了
大腹便便的婦女和呱呱待哺的嬰兒，還有滿地亂跑的幼兒，工作人
員各司其職在忙碌着，一台專用打印機八小時不停地打印着支票。
食品的富足無疑幫助了弱勢群體，不良陋習及惰性卻導致諸多隱患
，其一就是體重超標，每遇此況，營養師們就大為頭痛。

麥琪接待了一個三口之家，三歲的兒子體重二十七公斤，輸入
資料時電腦連續發問： 「你確定輸入的資料正確嗎？」而坐在一旁
的巨無霸級母親，在喋喋不休地抱怨兒子沒有胃口，懷中的嬰兒太
輕、太瘦。事後，麥琪苦笑道： 「我在備受折磨。」三人 「入維」
如此，上面所說的五人 「入維」的籃球隊級的、甚至更大的維克家
庭，要在享盡 「免費午餐」的同時，還能健康快樂地生活，非得有
一番恆心不可。

當然，任何事都無法讓人人滿意。一位維克家屬來電話，說新
生兒的配方奶不夠，要求增加，任憑營養師怎麼耐心教導如何正確
餵養，確有不足可自行補充，對方不悅，轉而憤怒： 「政府是不是
窮瘋了，連孩子都不讓吃飽！」 「啪」一聲掛了線。難怪美國納稅
人抱怨：政府把窮人都給寵壞了。其實，他們有的並不窮。

中途隕落的崑旦白玉田
陳 均

維
克

﹁
籃
球
隊
﹂

悠

然

走哪兒吃哪兒 冰 凌

留學歸來一二三 段懷清

告別狹窄和傲慢
真 如

文文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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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醉書書
亭亭

文文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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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讀
香
港
某
著
名
詩
人
的
回
憶
錄
文
章
，
在
談
及
一
九
六
○
年
代

的
詩
人
時
，
有
﹁詩
人
尚
木
來
自
擷
星
社
﹂
之
語
。
我
與
尚
木
相
交
相

知
超
過
四
十
年
，
從
沒
有
聽
過
他
曾
參
加
過
﹁擷
星
社
﹂
，
只
知
道
他

一
九
六
○
年
代
初
期
，
曾
與
也
是
詩
人
的
同
學
徐
夜
郊
（
關
秉
盛
）
組

織
過
﹁草
木
社
﹂，
那
是
個
兩
人
詩
社
，
是
那
年
代
文
社
潮
期
間
趁
高
興

之
舉
，
專
為
發
表
詩
作
時
用
的
，
從
沒
有
起
過
詩
社
的
實
際
作
用
。

其
實
﹁擷
星
新
詩
社
﹂
是
另
一
群
詩
人
在
一
九
五
○
年
代
的
組
織

，
他
們
結
社
的
目
的
是
互
相
鼓
勵
創
作
，
並
合
作
出
版
詩
刊
及
詩
集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
擷
星
》
（
香
港
麗
虹
出
版
社
，
一
九
六
○
）
就
是
蕭
文
、
夕
陽
、
霜
雲
、
于
梵
、
紅
葉
和

四
郎
六
位
詩
人
的
合
集
。

此
書
為
三
十
二
開
本
，
七
十
頁
收
詩
創
作
近
四
十
首
。
這
群
愛
擷
星
的
詩
人
們
是
一
九

五
○
年
代
，
活
躍
於
香
港
詩
壇
的
年
輕
人
，
他
們
﹁只
問
耕
耘
而
不
問
收
穫
﹂
，
﹁都
有
一

顆
堅
定
的
心
，
抵
受
得
住
來
自
四
方
八
面
的
熱
雨
、
冷
風
的
煎
熬
﹂
，
默
默
地
創
作
，
並
交

出
成
績
。

然
而
，
他
們
的
詩
生
命
很
快
隨
流
星
而
逝
，
終
於
把
詩
意
埋
在
現
實
的
生
活
裡
，
後
來

只
有
紅
葉
和
夕
陽
還
在
香
港
的
文
化
圈
內
活
動
。
紅
葉
一
直
創
作
至
一
九
九
○
年
代
，
出
過

《
紅
葉
詩
抄
》
（
一
九
五
九
）
和
《
紅
葉
芳
菲
》
（
一
九
九
六
）
等
幾
本
詩
集
。
夕
陽
則
在

《
夕
陽
之
歌
》
（
一
九
五
八
）
和
《
擷
星
》
之
後
，
停
止
了
詩
作
，
轉
任
報
刊
的
編
輯
。

擷
星
的
詩
人
們

許
定
銘

今夏，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人民文
學》雜誌原主編李敬澤曾接受傳媒的採訪。
當記者問到當今之文學期刊如何才能生存時
，李敬澤說，好像是海德格爾說過，歸根到
底，人都要死的。這是真理，但掌握了這個
真理不妨礙大家談戀愛、生孩子，過得活色
生香，因為我們也都知道另一個真理，人總

是要死的，所以更要好好活着。文學也是這樣，你說文學已死或小
說已死，這都不算本事，說完了小說已死然後再寫一部小說，這才
是本事。

至於文學期刊，它死不死和文學死不死沒什麼必然聯繫。自人
類有文學以來，大部分時間沒有文學期刊，李白杜甫也沒看過雜誌
。所以，談這個問題不用那麼宏大，只需要就事論事。最近我看到
巴菲特正在大肆收購美國的地方性報紙──順便說一句，報紙也經
常被宣告將死或已死──我覺得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認為人們總
是會關心左鄰右舍的事情，地方性報紙提供的信息即時在網絡時代
也依然有獨特的讀者黏性。

我們現在很容易被一些關於天下大勢的高論所忽悠，反而失去
了現實感。就文學期刊來說，中國這麼大，有這方面閱讀興趣和習
慣的先生女士有多少？一百萬？極少數吧？很邊緣吧？但你在這一
百萬中抓到幾萬就可以生存下去。雜誌本來就是分眾媒體，過去我
們的問題是難以準確地抵達讀者，現在，在新媒體條件下，我想我
們其實面臨着新的機會。

記者又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文學刊物有 「四大名旦」
── 「《收穫》老成持重，是老旦；《花城》活潑新鮮，是花旦；
《十月》文武兼備，是刀馬旦；《當代》正宗，是青衣」。三十年
過去，你認為地位和特點是否有改變？在你心中，比較認可的刊物
有哪些？

李敬澤即答，文學期刊不能再老大帝國一樣辦下去。我對文學
期刊的生存抱有信心，但這種信心是以變革為前提的。一本雜誌，
一定要和這個時代的生活、文化、人心和趣味保持活躍的對話關係
，內地的《文藝風賞》、《天南》、《讀庫》這樣的雜誌都給我們
提供了重要啟示。

李自認在《人民文學》幹了快三十年，我太知道我們是怎麼想問
題的，關於文學應該是什麼樣的、關於刊物應該是什麼樣的，有太
多根深蒂固的定見，狹窄而傲慢，另一方面，面對世界的變化又慌
張無措。兩方面加起來，就怨天尤人。我看不出有什麼好抱怨的，
這個時代給文學期刊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問題是我們是不是準備
好了去抓住改變的時機。

清
末
中
西
交
通
初
開
，
西
學
一
時
亦
盛
於
士
林
。
然
留
學
者
中
良
莠
不
齊

，
而
中
學
者
中
，
亦
多
有
因
不
曉
西
學
而
有
偏
見
者
。
彼
時
畢
竟
中
學
、
西
學

尚
未
真
正
進
行
對
話
交
流
，
且
尤
乏
兼
通
曉
中
學
西
學
者
，
故
中
學
者
睥
睨
西

學
者
、
西
學
者
忽
視
中
學
者
比
比
皆
是
。
倘
若
彼
此
互
有
偏
見
者
驟
逢
，
不
免

生
發
出
一
些
故
事
。

《
汪
穰
卿
筆
記
》
中
有
此
類
故
事
三
，
摘
錄
如
下
，
獲
可
供
一
覽
。

其
一
云
：
某
君
由
外
洋
歸
國
，
其
衣
飾
總
不
免
略
有
洋
貨
。
某
京
卿
年
老

盛
氣
，
高
踞
首
席
，
席
間
多
詆
誚
語
。
某
君
循
後
進
之
禮
，
不
敢
報
以
謾
語
，

惟
與
同
席
賭
飲
，
以
冀
消
此
時
光
。
乃
京
卿
愈
唱
愈
高
，
忽
言
於
眾
曰
：
﹁我

不
解
何
以
立
一
外
務
部
？
亦
不
解
何
以
外
部
冠
於
各
部
之
上
？
﹂
同
席
一
人
答

之
曰
：
﹁各
國
君
如
此
，
不
得
不
爾
也
。
﹂
京
卿
怒
愈
甚
，
曰
：
﹁都
是
一
般

賣
國
奴
做
成
如
此
境
地
，
外
國
列
為
第
一
，
我
偏
列
在
第
十
，
有
何
不
可
？
吾

不
解
一
樣
好
好
中
國
人
，
出
洋
歸
來
，
人
不
像
人
，
鬼
不
像

鬼
，
討
厭
萬
狀
。
﹂
時
某
君
亦
薄
醉
，
尋
思
若
以
世
界
大
局

言
之
，
則
此
老
不
可
理
喻
，
不
若
以
最
陳
腐
之
言
駁
之
，
或

可
制
勝
。
起
立
執
觶
，
進
於
京
卿
之
前
曰
：
﹁先
生
請
飲
此

杯
，
某
有
以
相
告
。
如
言
之
不
當
，
願
受
金
谷
之
罰
。
﹂
京

卿
含
怒
飲
畢
。
某
君
曰
：
﹁某
出
洋
數
年
，
蝟
以
庸
陋
，
絕

無
新
學
識
可
貢
於
先
生
之
前
，
惟
外
部
列
在
第
一
，
中
國
古

來
如
此
，
非
新
法
也
。
﹂
京
卿
怒
曰
：
﹁古
時
安
有
外
部
？

﹂
某
君
曰
：
﹁嘗
讀
《
論
語
》
﹃仲
叔
圉
治
賓
客
，
祝
鮀
治

宗
廟
，
王
孫
賈
治
軍
旅
﹄
，
知
當
時
是
外
務
部
第
一
，
禮
部

第
二
，
兵
部
第
三
。
﹂
合
席
哄
笑
，
京
卿
亦
無
詞
而
退
。

其
二
云
：
或
留
學
歸
，
一
舊
友

過
之
，
主
人
望
見
其
以
紅
紙
為
名
刺

，
曰
：
﹁腐
敗
﹂
；
又
聞
其
尚
操
鄉

音
，
曰
：
﹁大
腐
敗
﹂
。
頃
之
客
外

入
，
甫
欲
揖
，
忽
反
身
走
。
主
人
大

怪
，
呼
之
不
返
，
則
追
出
詰
其
故
。

客
曰
：
﹁吾
之
候
君
，
以
君
不
腐
敗

，
欲
相
師
也
。
乃
君
於
腐
敗
之
本
根
全
未
改
換
，
吾
無
用
君

，
故
走
去
。
﹂
主
人
怒
詰
其
說
，
客
曰
：
﹁吾
以
君
出
洋
數

年
，
必
伐
毛
洗
髓
，
大
改
面
目
矣
。
乃
觀
君
之
面
猶
黃
而
不

白
，
君
之
目
睛
猶
黑
而
不
藍
，
髮
則
黑
而
非
金
黃
，
何
足
為

我
師
？
﹂
主
人
始
知
適
間
無
禮
之
言
已
為
客
聞
，
亟
請
罪
，

曳
之
復
入
。

其
三
云
：
前
有
初
歸
國
之
留
學
生
，
偶
過
其
舊
同
學
，

其
人
貴
矣
，
閽
人
入
復
出
曰
：
﹁主
人
方
有
重
要
之
事
，
若

無
他
故
，
請
以
異
日
來
。
何
如
？
﹂
此
人
莊
其
容
曰
：
﹁吾

之
來
，
固
有
極
要
之
事
相
白
，
且
關
貴
主
人
之
生
命
。
﹂
閽

人
聞
言
皇
然
，
入
即
倉
促
出
，
言
主
人
已
在
客
座
相
待
。
既

入
，
主
人
不
及
他
語
，
即
問
何
事
，
曰
：
﹁頃
聞
有
將
發
炸

彈
者
，
將
以
君
為
目
的
，
故
不
敢
不
告
。
﹂
主
人
恐
甚
，
已
而
淒
然
曰
：
﹁吾

職
非
重
要
，
且
未
嘗
開
罪
於
若
輩
，
何
致
有
此
？
﹂
曰
：
﹁吾
聞
發
炸
彈
者
，

必
以
重
要
人
為
目
的
，
而
尊
處
之
閽
者
乃
動
謂
君
有
重
要
事
，
實
慮
惹
起
炸
彈

，
故
不
敢
不
告
。
﹂
主
人
聞
其
語
，
方
申
適
之
飾
詞
相
拒
為
非
理
，
亟
改
容
謝

之
。

上
述
故
事
三
則
，
言
留
學
歸
來
者
，
亦
莊
亦
諧
。
亦
有
記
錄
官
員
因
公
出

洋
，
醜
態
盡
出
者
。
《
汪
穰
卿
筆
記
》
中
錄
有
一
則
。
其
曰
：

有
醉
心
歐
風
者
，
事
事
步
趨
，
惟
恐
不
似
。
嘗
奉
差
出
洋
考
察
，
在
船
室

中
以
食
飽
故
，
氣
下
注
將
泄
，
某
極
力
忍
之
，
遣
譯
員
問
人
曰
：
﹁外
國
人
放

屁
是
怎
麼
放
的
？
我
好
看
樣
。
﹂

崇
洋
媚
洋
，
以
至
於
斯
。

誘人的新疆瓜果 冰 凌圖


